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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华北联大的战斗生涯

胡 沙

一、我在革命大学当戏剧教员

从一九四六年我在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戏剧系任教

员起，到一九五三年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任教员止，我度过

了七年解放区的新式革命大学的教学生活。

这种革命大学，当时吸引了解放区内外大批革命知识青年，

培养了许多的革命人才。不但有力地支援了战争，也为全国的解

放准备了一大批干部。

这所大学名叫做华北联合大学，革命教育家成仿吾任校长。

他已在晋察冀边区成立了多年，华北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或在

这所学校任过教，或在这所学校受过教，都和这所学校有着亲密

的关系。

我一九四五年从延安随艾青、江丰为团长的华北文艺工作团

到达张家口之后，就害了伤寒病，住在张家口铁路医院，差一点

死去。等我病渐好，戏剧家马健翎同志（他也在这所新建立的学

院临时担任行政工作）到医院看望我，并告诉我成立了华北联大

文艺学院，组织上决定叫我到文艺学院戏剧系当教员。我听了之

后，吃了一惊。我当时才二十四岁，虽说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就参

加戏剧工作，在延安还参加了秧歌运动，但自知才疏学浅，怎能

担当大学的教员呢？但我也没有表示反对，既然组织决定了，只

能服从分配。病好后，我也就硬着头皮到了戏剧系。



院：就是以于力为院长的教育学院；以何干之为院长的

当时联大由成仿吾任校长，张如心任教务长，下面分三个学

政 治 学

院；以沙可夫为院长、艾青为副院长的文艺学院。学校还附属了

一个以周巍峙为团长、牧虹为副团长，王昆、陈强、邱力、李波

为主演的，贺敬之为作家的华北联大文艺工作团。当时在张家口

曾演出了大型歌剧《白毛女》。

文艺学院中分五个系。就是以陈企霞为系主任的文学系，教

员有肖殷、何洛、严辰、蔡其矫等人，学生有李光耀、任大心、

李晓白等人。他们现在都是有名的作家了。音乐系系主任是李焕

之，教员有李元庆、李群等。

美术系系主任是江丰，教员有蔡若虹、马达、古元、罗工柳

等。戏剧系的主任是舒强，教员有凌子风、石联星、逯斐、岳

慎、洪涛和我。到冀中解放区后，贾克、王昆、郭兰英、赵莹、

桑夫、马坚等同志都曾在戏剧系工作过。

还有一个舞蹈系，系主任是吴晓邦，学生只有一个谢坤。这师

生二人到时候就光着腿赤着脚上课。

当时的这种革命大学，受战争的影响极大。当时联大的招生

对象，主要是张家口解放后投奔革命的进步青年。例如北京青

年，多数是通过青龙桥封锁线进入平西解放区的，由刘仁同志领

导的城市工作部的同志接待他们，并把他们送到张家口。其中的

大部分，就进入了华北联大。喜欢教育的就进教育学院，喜欢政

治的就进政治学院，喜欢文艺的就进文艺学院。大量的革命青年

进入了政治学院，少量的进入了文艺学院。当时文艺学院的每个

系，也只有二三十个学生。入学也有考试手续，不过很简单，主

要看学生适不适合向这方面发展，实际文化程度如何？因为这些

学生都是经过了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进入解放区的，而且多数原

来就和我们的地下组织有些联系，所以我们对这些青年，采用了

“来者不拒，热烈欢迎”的方针。当时，我们的革命还是处于困



难时期，所以对于外来的知识青年，都视为革命的宝贵财富，认

为他们是我们干部的后备队伍。华北联大，就在华北地区担当了

为革命培养、教育青年的任务。

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就办在张家口的东山坡。在一座山脚下，

旁边是一条河，到张家口市要通过一个石桥。在一座院墙内有四

排红色的日本式房子，每一座房子都不大，分里外两间，外面有

十来米，里面有八九米，地上铺着日本的草垫子，日本人叫“塔

塔米”，有地板。另有一间小厨房，还有一间极小的放着一个大

浴盆的洗澡间，洗澡就在大盆里面。所有的房子构造都是一个样

儿。整整齐齐，排房之间有石子甬道。房屋旁边有低矮的树木，

多是小槐树之类。院长沙可夫和副院长艾青及马雷等人住在第一

排。系主任们住在第二排。院长和副院长及系主任住一套房子。

教员一人住一间房子，学生们一个小组住一间房子。每个小组七

八个人，住在一处。

学生们和教师们的生活，全是供给制，李达是当时文学院的

总务科长，每一敲钟，大家即以小组为单位到伙房打饭，打一盆

菜，围成一圈蹲在地上吃饭。因为进了城，干部们发点生活费，

我是教员，领到了每月四十六元的津贴。这是我从一九三八年参

加革命后，第一次领到这么多的津贴。而且吃穿还得自己解决。

我因为长期没有花过钱，领到四十块钱都不知道该如何花。于是

我先买饭票，把吃的解决了，再到市场上买了一套米黄色的单

衣，带翻领的。我到张家口后，忽然对山西梆子发生了强烈的兴

趣。当时张家口有两个有名的山西梆子戏班，一个是以筱桂桃、

十一生、狮子黑为首的老班；一个是以郭兰英、牛桂英为首的青

年班。我对这两个戏班的演出都感到兴趣，于是我星期日便花钱

买票看两场山西梆子。下午一场，晚上一场。票价只一元边区

票。剩下的钱就吃桃。张家口的桃相当不错，我的钱大约就是这

么花光的。等我们撤离张家口时，我口袋里一个钱也没有了。好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在报纸上通辑的

在又恢复了供给制，也不用发愁。

学生们也都过的供给制生活。公家保证吃饭穿衣，一个月一

元钱津贴，和我们过去的生活一样。学生们对这种革命的集体生活

颇感兴趣。据我长期的观察，中国的革命知识青年，虽然多出身

在小康之家甚至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包括海外归侨青年），但当

他们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之后，生活上的艰难困苦，他们是毫不

在意的，大多数是以苦为乐的。个别走掉的，当然也不排除。但

绝大多数是很坚毅的。忧患和苦恼，不是那个时代的革命青年的

性格特征。他们从北京和天津到解放区去，都有过一番经历，都冒

了一番风险，都是经过了长途跋涉和封锁线的。胆小的，意志薄

弱些的，也就知难而退不去了。因此，当时到解放区去的青年学

生，已经是经过一番考验的了。至少在当时，想到解放区去升官

发财，求名求利的思想是没有的。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的腐朽

使进步青年对他们失去了希望。所以虽然日本投降了，建设新中

国的希望，青年们都认识到是在解放区，在共产党身上。由于国

民党的黑暗统治，不少青年是被逼到解放区的。

别人的情况我知道得不详细，我的妻子王彤就是这样被逼进

入解放区的。我的妻子王彤当属于城市贫民阶层。大学没毕业，

就到一所小学去教书，挣一袋洋面养活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弟弟。

她的姨表姐是戏剧家石梅，表姐夫是戏剧家石岚。蓝天野、杜澎

都是她的表兄弟。石梅和石岚当时是北平的地下党员。石梅就介

绍王彤（当时叫王敏荪）加入了地下组织中国共产党。在小学作

一点宣传工作。

不知为什么，王敏荪这个小人物却叫国民党上了黑名单。是

个共产党员之一。其中大部

分都不是真的共产党员，而王敏荪却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这

当然是很吓人的一件事情。

一天清晨，报纸来了，石梅从报上首先看到了名单，吓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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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因为王彤的母亲是一个没有多少政治头脑而又倔强的老太

太，石梅怕这个名单叫王彤母亲看见，闹将起来，事情就不好收

拾了。她于是赶忙到王彤家，王彤家也有报纸，幸好这个名单王

彤的母亲尚未看。（王彤的母亲能够看红楼梦等小说）石梅急忙

用手指把王彤的名字从报上挖掉。同时，安排王彤转移到解放区

去。城工部的关系好办，但难的是通过封锁线，把人送出去。

谁来担当护送的任务呢，石梅的母亲，也就是王彤的三姨。

石梅的母亲是王彤母亲的亲姐姐，是老三，王彤的母亲是老五。

王彤的三姨和她母亲不一样，没有文化，一个字也不认识。

她虽说在城里住了多年，仍然是一个农村老太太的风貌，性格开

朗，敢作敢当。她并没有多少政治头脑，说着一口乡音很重的冀

中话。她的女儿、女婿、儿子都是共产党员，她也不一定知道，

但是她信赖女儿的话。于是石梅就请她的母亲化装成乡下老太

太，把王彤化装成乡下小姑娘，坐上大车从青龙桥通过。这个老

太太慨然应允。事不宜迟，马上就化起装来，说是母女俩回老

家。这个老太太往车上一坐，旁边坐着一个乡下小姑娘，说是城

里生活不下去了。和关卡说话都是老太太的事，王彤化装后也不

过十五六岁的样儿，谁也猜不着，这个老太太竟是共产党的交通

员。这次过青龙桥，并没有遇到过多的麻烦，问了问，看了看，

就轻易地把他们的大车放过去了。过了青龙桥不远，就是我们的

平西根据地，到了指定的地点，王彤去找刘仁同志的城工部，老

太太又坐上大车大摇大摆地回到北京。王彤从不爱说自己的事，

这些事都是这位开朗的老太太说着笑话告诉我的。

不过，王彤并没有上联大，因为她的母亲又哭又闹，家中生

活也确实困难，城工部又把王彤送回了北京。做地下工作兼养

家。好在风声已过，也没出什么事。

别的青年到解放区，都会有一些有趣的历程的。不过，在中

国这样的事情太多，也就不以为然了。



学校当时的课程：当时是国内战争时期，用当时的话来说；

是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斗时期。学校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当时

学校的课程，是以转变学生的世界观为主要任务的。也就是说，

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学生的头脑，使学生成为一个

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时事课，政治课占有绝对的优势。

共产党历来重视时事教育。在干部和学生中均是如此。在千变

万化的国际国内的时事中，要善于分析形势。比如当时国民党号称

有八百万军队，共产党只有一百万，连民兵算上大约有三百万。

相比之下，敌强我弱，这就是形势的外观。从数量上看是这样

的。若不分析，就会产生悲观情绪。中央首长讲话认为：国民党

虽有八百万军队，其实并不可怕。因为（一）他们战线拉得很

长，处处都要防守；（二）他们八年在峨嵋山观战，我们打了

八年，他们的兵不如我们的兵，他们的指挥员不如我们的指挥

员；（三）他们兵是强拉来的，我们的兵是翻身农民，素质不

如我们。（四）他们有大城市，大城市好比是一个包袱，需要重

兵把守，我们没有大城市，只有一个张家口，我们的兵少机动灵

活，可随时集中。我们当时的策略不是夺取大城市，而是集中兵

力消灭国民党的兵力，消灭一个连是一个连，消灭一个团是一个

团。毛主席说：“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就是要集全

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国民党的士兵，多是贫苦农民，我

们俘虏过来以后，做点政治工作，很快就成为我们的勇敢的战

士。经过这么一分析，大家心明眼亮，把形势就看清楚了，信心

就有了。

另外，就是基本的两门政治课教育：一门是社会发展史，讲

从猿到人，讲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讲到共产

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基本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

通俗化，讲义也只是一个小册子。学习的方法是自学为主，加以

辅导。学了这个课程，就在学生的头脑中建立了唯物论的基本观



念，破除了学生头脑中的迷信观念，宗教观念，唯心观念等等。

国民党说共产党洗脑筋，大约是指这个课程。大家一边自学，一

边小组讨论，再请人作个报告，如此而已。因为他是真理，所以

极容易为青年学生们所接受。另一门就是胡华教授在何干之教授

的领导下，讲《中国革命史》。实际上是从鸦片战争讲起，讲到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讲共产党的纲领：推倒“三座大山”。学生

的主要学习方法是小组边读边议，自由发言。然后全校学生找一

个大礼堂听报告。各个学院的学生都来听，记笔记。大报告也不

太多，我记得张如心同志讲过一两次，胡华讲过几次。成仿吾校

长不担任讲课任务，所以我从未听过他的报告。课程少而精，学

生以自学为主。我一九三九年到延安时，进的是冯文彬为校长、

黄华同志为教务长的“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得也是这一类

课程，也是用的这个方法。我相信当时的抗大、陕公、女大，也

是用的这个方法。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华大（华北联大已改

称华大）、革大、人大招收广大革命青年，经过短期训练，组成

南下工作团支援南下大军。我当时是华大三部的班主任，所以我

知道得比较详细。从一九三八年我党用这种课程和这种方法，只

经过三四个月的训练，便使青年们掌握了一些革命的基本知识，

然后就大胆地把他们送到战争中去锻炼，去受人民的培养。成仿

吾校长是陕北公学的校长，人民大学是陕北公学的继续，一九六

八年人民大学建校四十周年时，成校长曾说：“这种革命大学是

我们党的创造，在教育史上，是空前的；他为革命造就了成千上

万的干部，也是绝后的，因为她是战争时期的学校。”

如今成仿吾校长已在八十四岁的高龄时故去了。他在战争时

期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是永远令人怀念的。

关于文艺学院的业务课：文艺学院的各个系，都是有其专业

课程的。例如美术系的素描课，文学系的文学欣赏课，音乐系的

作曲课，舞蹈系，由吴晓邦教授领着学生谢坤上练身段的课，戏



活像一幅丰富多采的风俗画。

的学生们跳秧歌舞的步伐。我那年

剧系呢？当时有一门重要的课程：即跳秧歌，就由我来教戏剧系

岁，这就是我从事戏剧教员

生涯的开始。我当时心里很好笑：民间秧歌舞，居然上了大学的

讲堂。我这个秧歌演员，居然成了大学的秧歌舞教员。我虽然会

跳秧歌舞，但是我不会敲鼓。因为秧歌在当时占统治地位，张家

口满街都会跳，学生中有会敲鼓的，就由学生们轮流敲锣鼓点

子，我教学生们基本步伐。在延安时，从一九四二年以后，男女

老少，军干百姓，全都会跳秧歌的，而且是“百花齐放”，各有

各的风格，各有各的韵味。秧歌舞步伐有三种：就是陕北秧歌步

伐、东北秧歌步伐和河北秧歌步伐，我教的是陕北秧歌步伐。因

为这种步伐适合戏剧表演。跳秧歌舞步伐并不难学，难学的是民

间的韵味。秧歌舞不是集体舞，更不是团体操，她讲究基本舞步

统一下的自由动作，也就是说，节奏是统一的，动作是各异的。

陕北人叫扭秧歌，秧歌演员以腰为轴扭动起来，再加上四肢的配

合，可以在舞队中自由的跳和扭。我在延安时，跳了三年秧歌，

觉得十分有趣。跳完一场下来，觉得浑身痛快。我当时想：秧歌

舞是一种农民的艺术，农民长年在地里弓腰劳动一年，身体是僵硬

的和弯曲的，春节时期，田里没活，跳起秧歌来，可以使全身松

驰，把肌肉解放一下。但陕北秧歌多则一二百人，少则数十人，

是一种群体艺术。因此，步伐就不能太复杂，也就是说凡是懂得

基本步伐的男女老少，均可以参加舞队，服装要求鲜艳，化装可

以各异。因此，各个演员舞蹈起来，都是神采飞扬，各显其技，

步伐有轻盈的、有勇武的，表情有

妩媚的、文静的、有悠然自得的、有剑拔弩张的。有老头、有老

太太、有儿童。旧秧歌舞中有男女调情的表演，东北秧歌的调情

味儿更浓，例如一男一女相爱，眉目传情，作相爱的手式，然后

一个穿黑衣服的大肚子女人，拿两根洗衣服的棒捶，在他们中间猛

一敲，把青年男女的调情冲散。这些东西，开初还有一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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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大家认为不甚健康，就自动去掉了这些调情的动作。我教的

是经过革新的秧歌舞。主要是为了配合秧歌剧的排演需要。因为

从一九四二年以后，全解放区被秧歌这种艺术形式风糜了，戏剧

系排演的，也是秧歌剧，如由作家（当时系里的学生）艾文会作

的（担架），就是一出秧歌剧，由戏剧系在张家口演出的。郭兰

英演出的《王大妈赶集》，也是一出秧歌剧。著名导演孙维世同

志导演的《一场虚惊》，仍然是一出秧歌剧。这出戏的主演是钱

民同志，他是戏剧系一班的学生，他的秧歌舞，开初就是我教

的。

在延安时，我虽说是一个有名的秧歌队的秧歌舞导演，我自

然也喜爱跳秧歌舞，锣鼓一响，我的心就痒痒，就想下场去跳。

但我自认为我的秧歌跳得不是最好的。我喜爱陕北农民跳秧歌的

粗犷神情，但这种东西，知识分子学了以后，跳起来好象水墨

画，纵横潇洒。我至今还有深刻的印象。在知识分子出身的秧歌

演员中，我喜欢王大化、凌子风、刘炽、马坚等同志的跳法。

王大化的跳法是不构成法，大手大脚，却带有妩媚。他跳起

来自由得体，却又合乎法度，给人以新鲜之感。著名电影导演凌

子风是东北人，他的东北秧歌跳得极好，他在秧歌中喜办老头

儿，动作沉稳，神态坚毅，动作有雕塑感。他的步伐和动作节奏

变化细腻，好看。音乐家刘炽是陕西人，是秧歌的活动分子，他

跳起来具有更多的陕北味。吴坚同志是演员，他跳起来动作粗壮

又有点天真。纪合群，河南人，喜欢在秧歌中扮演老太太，他这

个老太太大约有点河南人的爽朗而又坚毅的性格，所以他在秧歌

中一出现，人们就记住了他。

延安的新文艺工作者中的优秀秧歌演员甚多，如李群、黄

准、于兰等。当时都是秧歌队中的很美的少女形象。我就不一一

例述了。

但他们都没有任教，于是我每天早上就在张家口的东山坡下



及西欧的著名演员，特

教授起秧歌来。

戏剧系的主任是著名导演舒强。他是南京人，原来是学画

的，素描基础相当好。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演剧队，担任表演和

导演工作。当时，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经章

泯译成中文，卅年代在中国戏剧界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许多戏剧

界的同志潜心钻研这本书，舒强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是一本

很厚的关于演员的表演艺术的书，他对于演员表演的内在技术，

作了系统的研究和阐述，并把他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来论述，使

之成为一个体系。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三大表演体系之一。另外

两个体系是中国戏曲的表演体系和德国布莱希特的表演体系。在

这三个表演体系中，目前只有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写出了系统的理

论，并达到了美学的高度。这本书，是史坦尼总结了自己和俄国

是话剧演员的表演经验而后写成的一本

书。我是读过一两遍这本书的。我认为写的确实好，很严肃。但

我只懂得了一部分。舒强同志是下过一番苦功夫来钻研这本书

的，并在自己的表演实践中和导演实践中获得了成功。他在进入

延安以前，是大后方的著名话剧演员之一。

舒强同志到延安时，还是一九四二年延安秧歌运动时期，他

虽是话剧演员，但对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

并没有跳秧歌，似乎也没有演秧歌剧，那是王大化、李波、贺敬

之、马可、张水华、张鲁、刘炽等同志挑头干的。但是舒强同志

在后期担任了大型歌剧《白毛女》的导演工作，并一举成名，成

了解放区的著名导演之一。

《白毛女》实际上是延安三年秧歌运动在艺术上的一次总

结。新参加鲁艺的这个阵容强大的创作集体只有两位：一位是导

演者舒强，一位是演员王昆。舒强是从大后方来延安的，王昆原

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演员，是从敌人后方来的，这是一次艺术上

的大合作。《白毛女》的演出震动了延安城。贺敬之、马可、舒



强、王昆四个艺术家在这部戏中表现了自己的才华。其他的许多

艺术家，如舞台设计家钟敬之等人，都为这部歌剧的成功，贡献

了自己的力量。

舒强同志为这部戏的导演者，在表演上也取得了成功。舒强

是懂得美术的，他很注重每个剧中人的造型是角色性格不可缺少

的部分。后来我在舒强同志处看见过《白毛女》人物的造型设

计，有的草图是舒强同志本人勾画的。我以为这些角色的外部形

象，已经刻划出了人物的性格。包括服饰和形态，已经可以看出

每个人物的社会属性。这就是他这个导演的长处了，他有能力从

外观上来塑造这个人物。舒强认为史氏的体系应当有充分的内在

体验，并用外在形象把他表达出来。

这是舒强同志在这次导演工作中的成功之一，因为，《白毛

女》中的每个人物形象性格都是鲜明的。

秧歌运动中的著名演员王大化，著名导演张水华，当时主要

致力于向民间学习，把旧秧歌改造成新秧歌，从《兄妹开荒》到

《惯匪周子山》都是王大化主演的。他的表演带有粗犷的、诗

的、狂飙的气质。激动过千万人的心，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情绪，

卷起了一个大浪潮，这没有一点革命的粗犷气质是不成的。后来

造成了一个群众的文艺运动就是证明。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

啊！但是过了三年以后，人们就要求一些更细腻的艺术表现了。

舒强的导演艺术适应了当时延安人的这种心理要求。并且鲁艺当

时全力以赴，投入人力、物力和时间，使舒强有条件按照他的理

想来导演这出戏。（因为这是为《七大》准备的节目）。

像舒强这样一位有实践又有理论的导演，来作华北联大文艺

学院戏剧系的主任，当然是很恰当的。我在延安时和舒强并不认

识，我是到张家口戏剧系工作后才和他相识的。我和他共事五年

之久，在他的领导下，学习了一些表演理论知识。

舒强在系里时，并不向系里讲课。他主张通过排演来逐渐的



使学生接触表演理论。

系里的另一名教师是著名导演凌子风。他也懂美术，善表

演，是一位性格开朗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长期在敌后的西北战

地服务团作表演工作。我在延安时，看过他和陈强、岳慎、郎中

敏、李百万、郝汝惠主演的《把眼光放远一点》。此剧由胡丹沸

编剧，牧虹导演，凌子风舞台设计。凌子风在这出戏中扮演一位

耿直、坚毅、大公无私的敌后老人的艺术形象。我认为是我所看

到的第一流的演技之一。不过凌子风后来热心导演工作，目前是

我国的著名电影导演之一，他的表演，则看到的人很少了，我是

有幸看到过的。他的表演是在延安鲁艺的广场上演出的，我至今

还念念不忘。这样一位好演员到戏剧系来当教师，我以为是很适

当的。可惜他在戏剧系的时间不长，就被调回延安排电影去了。

石联星同志也是戏剧系的教员之一，她大约是我国红军时代

留下的唯一的一位著名演员。她的艺术生活是在中央苏区的瑞金

开始的。中间大约经历了不少苦难，联星是莲心的谐音，莲心苦

的意思。她虽说经历了不少苦难，人却还是显得年青漂亮。白白

的鹅蛋脸，高高的、挺直的身材，风度很从容大方。她在艺术上的

最大成就是电影《赵一曼》的扮演。她的这个角色演得很成功，

大约也只有像她这样身世的人才可能把这个角色演得那么好。这

个角色演得既无脂粉气，又不显得生硬。观众信任这个表演。对

于一个电影演员来说，一生能够创造出一二个受人信任的革命者

的艺术形象来，也就可以了。也因为石联星的《赵一曼》表演的

成功，似乎石联星就是赵一曼，为了保护赵一曼这个形象的完整

性，石联星别的电影也不好演了。要不然，如若她在银幕上再一

出现，观众会认为赵一曼来了。所以她上了一次银幕，就取得了

成功，也因为取得了成功，就成为空前绝后的作品了。我以为这

样好。现在观众只知道赵一曼，多数不知道石联星，就达到了这

种效果。石联星在延安时与凌子风结婚，共同生活了卅九年，前



二、到柴沟堡土地改革第一线经受锻炼

几天故去了。她可以说是苏区文艺的一个代表人物，她一直坚持

表演达半个世纪。

戏剧系另一名教师是岳慎同志，她当时是沙可夫同志的爱

人，在系里兼任支部书记。在敌后，她仍坚持表演。她在系里，

把支部工作做得很好。戏剧系还有一位教师是女剧作家逯斐同

志。她写过不少剧本，是诗人严辰同志的爱人，她也参加了表

演。另外，从部队来的教师有洪涛、贺昭夫妇。系里还有一位助

理员名叫王卓如，专管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这就是华北联大文

艺学院戏剧系开办时的干部阵容。后来，戏剧家马雷和晏甬也在

系里短期工作过，因为他们的所属单位在东北解放区，去东北的

道路打通以后，他们就到东北去了。此时，戏剧系的学生有二三

十人。

在张家口东山坡过了几个月的和平学习生活，大同战役发生

了。领导上要戏剧系组成秧歌队上前线去慰问。于是由晏甬任秧

歌队队长，我任副队长，岳慎为支部书记，把队伍拉到柴沟堡、

阳高一带，参加华北地区最早期的土地改革。

一九四六年阴历七月份，我和晏甬队长带着“华北联大文艺

学院秧歌队”到了柴沟堡这座华北的小镇。这儿原来是铁路线，

所以比较繁华，街道是土路，却很宽，有小洋房。中国的市镇，

都和土地有密切的联系，地主往往住在镇上，而且往往兼营工商

业。共产党的政策是保护工商业的，但对于封建土地制度，是坚

决要改革的。所以日本投降后，中央就抓紧办这件事，好象就是

从阳高、柴沟堡一带开始，至少华北地区是从这儿开始点火的。

我有幸参加这一早期的土地改革，实在有把他叙述一番的必要。我

的所谓参加，实际上是参观，因为我尚末参加土改的领导工作。

我认为这是生活中的最重要的生活。也是共产党多年来培养知识



分子革命化一条成功的经验，

主人

据我多年观察，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

多半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但是对于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却非常

赞成。正因为如此，所以土改这样严重的阶级斗争，对阶级敌人

是绝对保密的，可是对我们秧歌队却不保密。我们秧歌队从领导

到学生，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不是少数。但因为他们已经是革命者

了，所以共产党和贫农对他们都很信赖，而且让他们去放手发动

群众，和贫农交朋友。对于我个人来说，参加农村的阶级斗争也

是头一回。我当时参加共产党已经八年了，在延安就是五年。在

延安时，政权建设实行的是三三制。土地革命的风暴已成过去，

我见过不少延安地区的翻身农民，看到了他们新的气质

翁的气质。我也同这些翻身农民的孩子谈过话，当我问到这个孩

子他们家有多少土地时，他开朗地告诉我，他们家打土豪，分田

地时分了多少顷土地。可是他又向我声明，这其中没有分给他的

土地，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出生。当我在陕北听这个孩子讲这些话

时，我以为土地革命很神秘。凡是自己没有参加过的一些重大的

事，往往都有一种神秘感。

这一次我在柴沟堡能够参加土地改革，很有兴趣。当时不叫

“打土豪，分田地”，初期是叫做“清算复仇”，这个名词只用

了很短的时间，后来随着斗争的发展又用了别的名词。

当时为什么叫“清算复仇”呢？大约是启发农民的阶级觉

悟。因为八年抗战时期我们实行的是统一战线政策、三三制的政

权，其中包括开明地主，这个政策对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是起了

很大的作用的。因为这个政策实行了八年之久，大家都习以为

常，如今要解决土地问题，农民还很不习惯，所以“清算复仇”

的含意，带有算剥削帐的内容。为的是启发贫苦农民看到地主阶

级的剥削的阶级本质。自觉地起来，收回土地所有权，也就是

“分土地”的意思。

当时柴沟堡的政权在共产党手巾，下一道命令土地就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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